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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躬耕之路与相关诗歌创作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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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２３６０３７）

摘　要：陶渊明少有壮志，也曾游宦多年。但是他对晋末官场的不适，前代隐者躬耕传统的感召，最终促使他

解职归田，过上躬耕自足的生活。陶渊明的躬耕之路大体可分为耕仕徘徊期、安心躬耕期与老病困

穷期三个阶段。在漫长的躬耕历程中，他认识了躬耕的意义，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但也饱尝了战

乱、自然灾害与饥寒等方面的困扰。这些经历他都真实地反应于诗歌创作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

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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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与谢灵运都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在
诗歌史上亦并称“陶谢”，但他们的人生道路与诗
歌创作却有着鲜明的差异，这绝非偶然。陶渊明
在决定归田躬耕之后，常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
吾欺”（《移居二首》之二）而自励，终于成为中国田
园诗的鼻祖。但是谢灵运“生业甚厚，奴僮既众，
义故门生数百”，父祖给他留有“故宅及墅”，使他
得以“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
谢灵运传》），清幽山居的体验使他为中国山水诗
的奠基者。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陶渊明选择躬耕
之路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陶渊明躬耕的动因
（一）前代隐者躬耕传统的感召
陶渊明号称“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出现在他

诗文中的历史人物，数量最可观的便是被他引为
知音的各类隐者。先贤的往事懿行召唤他走上了
归田躬耕的道路，也激励他在漫长而寂寞的躬耕
之路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坎坷与磨难。
作为一个不愿介入世事纷扰的群体，隐士固

然保持了自我的独立与清静，但同时也面临如何
谋生的现实问题。在小农经济时代，他们的选择
空间毕竟是有限的，采药、渔猎、经商、讲学都是可
能的备选方案，但躬耕自食可能是一条最为务实
的路子。如《论语》中所载的长沮、桀溺、荷蓧丈
人，不仅视农耕为其本分，而且对“四体不勤，五谷
不分”的寄食者表示不屑。东汉时代，严子陵不应
光武帝之招，“耕于富春山”（《后汉书·逸民传》）。
梁鸿夫妇也曾“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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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逸民传》）。汉魏之交的田畴，“入徐无山
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
数年间至五千馀家”（《三国志·魏书十一》）。两
晋昏君相继，隐者尤多。徐苗“少家贫，昼执鉏耒，
夜则吟诵……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槨”（《晋
书·儒林传》）。范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
稼，夜诵书典”（《晋书·儒林传》）。范宣“家至贫
俭，躬耕供养”（《晋书·儒林传》）。朱冲“少有至
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晋书·
隐逸传》）。谯秀“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晋
书·隐逸传》）。而在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甚至还出
现翟汤、翟庄、翟矫、法赐四代相继，“耕而后食……
隐于县界南山”的隐逸世家（《晋书·隐逸传》）。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战乱频仍，灾患

相继。其家乡所在的江州处战略要冲之地，又是
社会矛盾交汇多发的地带。他之所以在这一特殊
的时代走上躬耕之路，如果没有先贤们千百年来
留下的躬耕经验与文化传统，那是很难想象的。

（二）对仕宦的厌惧
陶渊明少壮时期潜心儒学，颇有兼济天下之

志。“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
远翥。”（《杂诗十二首》）都是少年心事的流露。他
也十分渴望有朝一日得以君臣遇合、乘时而为：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
史述九章·屈贾》）“时来苟冥会，踠辔憩通衢。”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为实现少年壮志的确
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也在耐心地等待时机。然而桓
玄、刘裕集团为觊觎帝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剪除异己
的军事斗争与篡弑相继的政治乱伦行为，不仅与他
所憧憬的黄虞之治背道而驰，也让他对政治集团内
外的杀机四伏与凶险莫测充满了厌恶和畏惧。因
此，由仕反农乃是他必然的选择。“密网裁而鱼骇，
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
士不遇赋》）就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陶渊明的曲折躬耕之路
然而与他的前辈相比，陶渊明的躬耕之路似

乎要要来得艰难曲折得多，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论述。

（一）耕仕徘徊期
以义熙五年（公元４０５年）辞彭泽令为界，此

前属于陶渊明在耕仕之间徘徊不定的阶段。陶渊
明何时参与农事，他本人的诗文与有关史传所载
均有含混之处。其《饮酒》诗云：“畴昔苦长饥，投
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

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向
立年”大约二十八、九岁的光景，他于此时“投耒去
学仕”，则在此之前已经亲历农务了。但《宋书·
隐逸传·陶潜》则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
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资，遂抱羸疾。”陶渊明于太元十八年（公元３９３
年）起任江州祭酒，时年二十九岁，正合于《饮酒》
“向立年”之数，但《宋传》却把他躬耕的时间定在
解职祭酒之后，与《饮酒》又恰好相反。可是在《癸
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中，他又叙述说：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
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晋安帝元兴二
年癸卯（公元４０３年），陶渊明已三十九岁，揣诗
意，他此前并未亲践农事。真实的情况或许是，二
十九岁（或更早一些）至三十九岁之间，他不过偶
预农事，与后来那种“颇为老农”（《有会而作·
序》）式的体验还有较大距离。
晋安帝隆安年间，野心勃勃的桓玄乘势崛起，

隆安四年（公元４００年）三月，朝廷被迫“进玄督八
州及扬、豫八部诸军事，复领江州刺史”，陶渊明约
于本年加入桓氏幕府。次年冬，生母孟氏卒，陶渊
明返家服丧，重预耕刈之事，《癸卯岁始春怀古田
舍二首》即为明证。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４０４
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五月，玄众迅速溃败，玄
亦被斩。本年陶渊明转而加入刘裕幕府，任镇军
参军。次年入刘敬宣幕府，任建威参军，但敬宣迫
于刘毅的强势排挤，不久“自表解职”，陶渊明亦还
家。经家叔举荐，同年八月任彭泽令，但在职仅八
十余日，即抱着决绝的姿态卸任归田。
粗略算起来，陶渊明在耕仕之间徘徊犹豫了

十几个年头，最后才决志归隐。本阶段陶渊明一
方面创作了少量的躬耕诗，同时在游宦期间的行
役诗中，也流露了向往归耕的意愿，如：“目倦川途
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静念
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
风於规林诗二首》其二）“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
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可以看
出，他踏上归耕之路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二）安心躬耕期
大约辞彭泽令稍晚，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

对前期的徘徊迷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实迷途其
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彻底结束了微官薄禄
的游宦生涯，虽然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但
被他拒绝。从义熙元年（公元４０５年）辞彭泽令，
到义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赋《丙辰岁八月下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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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舍获》，前后长达十一二年。在此期间，陶渊明
参与了众多农务，如开荒葺宇、种豆采菊、灌园摘
蔬、耘耔刈稻、汲水负薪，等等。随着躬耕体验的
持续深化，他的农耕诗与相关题材的诗歌创作也
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三）老病困穷期
大约从义熙十三年（公元４１７年）起，陶渊明不

幸身染痁疾，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
中，他描述了自己颓丧的心情：“负疴颓檐下，终日
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这次顽疾久治
不愈，直至元嘉四年（公元４２７年）诗人与世长辞。
颜延之追忆云：“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
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
毕。”（《陶徵士诔》）疾病的困扰，加上年事已高，他
在人生的最后十来年中大约仅从事“灌畦鬻蔬，织
絇纬萧”（《陶徵士诔》）之类体力较轻的农务。在人
生的艰困晚境，他创作了《咏贫士七首》、《乞食》等
诗，嗟叹困穷与守志固穷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
三、以躬耕体验为核心的诗歌创作
先秦以来的隐者，虽然也曾偶尔留下过片断

的歌谣，但却还从未有人像陶渊明那样以诗歌艺
术的形式全面而细腻地披露一个隐者复杂而鲜活

的躬耕体验。
（一）躬耕的意义
先秦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对农耕圃艺持

鄙视态度。樊迟学稼、学圃，被孔子骂为“小人”
（《论语·子路篇》）。孟子与农家学派论战，也把
“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区分得很清楚（《孟子·
滕文公上》）。陶渊明虽然少习儒经，但却基于我
国农耕传统与自己的切身经历，打破了儒家的偏
见，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云：“先师
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民以食为天，与其拘泥于安贫乐道的古训，不如躬
耕自养、勤劳持家来得实际。并一再强调：“衣食
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二）“人生归
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获早稻》）
陶渊明不仅抒写了个性化的躬耕体悟，还创

作了一首颇具“官方”色彩的《劝农》诗，对躬耕的
意义作了最为全面的颂扬。袁行霈先生认为这首
诗作于陶渊明任职江州祭酒期间［１］，不无道理。
《宋书》卷四十《百官下》云：“晋成帝咸康中，江州
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
贼、仓、户、水、铠之属。”其中仓曹，“主仓谷事”［２］。
陶渊明履职江州祭酒为时甚短，关于其他诸曹，不

见一诗涉及，但对仓曹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劝
农》一诗以六章的篇幅历叙躬耕之必要。前二章
追溯农耕历史的起源，肯定上古圣人（舜、禹）躬耕
稼穑、垂范后世的优良传统和周代以食为首的施
政方略。第三章描绘了一幅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
风俗画，在春风和煦的季节，原野上百花盛开，草
木欣欣向荣，成群结队的士女们抓紧农时、竟逐农
事。第四章以中古“贤达”（冀缺、沮溺）尚且躬耕
垄亩的事迹反形当下众庶自命清高、不屑农事的
世俗观念。第五章归结当下，强调立足民生、勤于
农事的现实意义。末章与第四章相呼应，对那些
本无才德，却企图以追崇先儒（孔子、董仲舒）为借
口而逃避农耕的士人进行了委婉而机智的嘲讽。
全诗把深厚的历史传统与强烈的当下关怀融为一

体，古今贯穿，破立结合，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浸
透于字里行间，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二）躬耕的乐趣
１．属意丘园，娱情写志
与晋末那些“充隐”（如皇甫谧）、“通隐”（如周

续之）之类的假隐士不同的是，陶渊明是以“久在
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回归心态栖居田园的。
“性本爱丘山”的禀赋与“虚室有余闲”的长期涵
养，培育了他天人合一的哲人胸襟与感通万物的
审美情趣。无论巍如高山，秀如松菊，还是动如飞
鸟，陶渊明都能以“万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悦
纳心态而百赏不厌，由此创作了一系列情景交融、
物我合一的诗歌意象。

（１）山意象。“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时
运》）“和泽同三春，清凉华秋节。露凝无游氛，天
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
簿诗二首》其二）春山、秋峰，各具情态。“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更
是山花人鸟，一片化境。

（２）松菊意象。“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
奇。”（《饮酒诗二十首》之八）“芳菊开林耀，青松冠
严列。怀此真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诗
二首》之二）二诗中的松与菊，显然融入了诗人自
己卓荦不群的人格情操。

（３）鸟意象。“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
园田居》）“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
云岑。和风不恰，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
阴。”（《归鸟》）“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
二十首》之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
二十首》之七）“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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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以上“羁鸟—归鸟—栖鸟”系列意象，十分形象地
寓托了陶渊明在由仕而隐过程中的几次重要的心

态变化。
归鸟、秋菊、孤松都是陶渊明归隐躬耕之志与

坚贞品格的隐喻与象征，最具鲜明的个性色彩与含
蓄隽永的审美意味。它们不仅在玄言诗泛滥成灾
的东晋诗坛如空谷足音，即使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也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垂范后世，至为深远。

２．耕读相兼，诗书自娱
在平淡的躬耕岁月里，陶渊明努力做到了自

然、生活与艺术的统一。在农耕之余，他把大量的
时间用于艺术欣赏与诗歌创作。“蔼蔼堂前林，中
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息交游闲
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
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
簪。”（《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一）“既耕亦已种，时还
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
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如果
说躬耕满足了他与家人的口腹之需，而琴书则充实
了他的心灵世界。这种耕读相兼的生活方式，陶渊
明一直坚持到了晚年，这一点从景平元年（公元４２３
年）所作的《答庞参军》（五言、四言各一首）中可以
略见一斑。虽然此时他年事已高，且又“抱疾多年”
（《答庞参军·序》），但耽玩琴书的雅兴未尝稍衰：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我
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在耕读之余，陶渊明亦饮酒赋诗，即兴自娱。

其《饮酒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
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
题数句自娱。”正是基于这种自娱的创作观，他才如
实地展示和披露了自己的本真个性与情趣。《饮
酒》其七、其八中的松菊，已如上述。在其九中，诗
人丝毫不为“田父”说词所动，坦言“纡辔诚可学，违
己讵非迷”！相对而言，《饮酒》其五中诗人的感悟
要含蓄得更加深永一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一联，被王国维作为“无我之境”的范例之一。
菊寓深意，人多知之。而于南山，则向有忽略。联
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则此南山实系飞鸟
之乐园。飞鸟归山之乐，不也隐含着诗人的洒脱自
得么？只是这一“真意”，远不及“众鸟欣有托，吾亦
爱吾庐”那么直白而已。
耕作郊野，登山临水之际，也是他诗情勃发的

良机。“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

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春秋多佳
日，登高赋新诗。……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二首》其二）上文各类诗歌意象就是以这样
一种形式感知、提炼出来的。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充实了陶渊明的闲暇人

生，也成就了他在诗史上不朽的地位。由此可以
明白《杂诗十二首》其一中看似矛盾而实相统一的
生活态度：“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得欢
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基于人生短暂的现实，
他认同晋人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但是他又非常自
我节制，并惜时自励。其死后之所以谥为“靖节”，
原因就在于他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

（三）躬耕的苦衷
陶渊明的躬耕生活虽然有如上诸多好处，但

也长期面临一些他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持续不休
的战乱威胁、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令他不平的贫
困，以及对于家人的愧疚等，这些现实问题困扰了
他的后半生。

１．战乱的威胁
陶渊明归田之时，他的家乡并不宁静。由于

江州处战略要冲之地，这里先后上演了桓玄同盟
的内部火并、桓玄集团与刘裕集团的厮杀、围剿卢
循的战争，以及刘毅集团与刘裕集团的决战。义
熙六年（公元４１０年）江州都督刘毅在上表中不无
忧郁地指出：“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
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
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
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晋书·刘毅传》）
义熙八年（公元４１２年），刘裕到达江陵，也在下书
中深表忧虑：“江荆凋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
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
不幸生。凋残之馀，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政
道。……近因戎役，来涉二州，践境亲民，愈见其
瘼，思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宋书·武帝本
纪》）从桓玄于隆安二年（公元３９８年）主盟浔阳，
到义熙八年（公元４１２年）刘裕讨灭刘毅，江州一
带战事持续了十四五年之久。归田之后不久，陶
渊明在诗中描写了亲眼目睹的家乡荒凉状况：“试
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
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
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
五首》其四）昔日人口聚居的村落，而今已变成了
荒无人烟的废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里的人
“死没无复馀”？上引刘裕、刘毅的书、表以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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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提供了的答案。

２．艰辛的农务与饥寒的困扰
本来，陶渊明入仕的动机之一就是解决饥寒

问题。颜延之《陶徵士诔》说他：“少而贫病，居无
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
匮。”又《饮酒》诗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然而陶渊明断断续续转历数职，却始终难以融入
晋末官场。他深感“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
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归耕念头逐渐占
据上风。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
辞·序》），两害相权求其轻，最后终于作出了“逃
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的选择。
陶渊明摆脱官场羁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

了微薄的俸禄，一旦归田，他就必须承担起艰辛的
农务，必须承受难以逆料的饥寒之困。对于前者，
他似乎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
五首》其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
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获早
稻》）朝出暮归的劳作，夕露晨霜的侵犯，四体疲惫
的感受，他都一一坦然面对。然而对于后一问题，
他就没有那么自信了。中国小农经济自古以来就
有其先天的脆弱性，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突随时
有可能将一个普通小农之家拖入令人恐惧的深

渊，陶渊明同样没有幸免于难。在《有会而作·
序》中，他描述自己大灾之年青黄不接的艰难处
境：“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
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
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
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他认为自己
有责任把躬耕的真实处境告诉后人，因此诗中写
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
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
如何辛苦悲。”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
中，他曾一一回顾自己所经历的种种灾患：“为火
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
迁。”火灾、虫灾、水灾接踵而至，饥寒交迫，度日如
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家沦落到了“倾壶绝
馀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之二）的地步。
为了生存与养家，他不得不接受必要的馈赠，如江
州刺史刘弘、友人颜延之对他都有可观的接济（详
《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

３．对家人的愧疚
陶渊明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显然是十分务实

的，他一再表白心迹曰：“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
钦。”（《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耕织称其用，过此奚
所须。”（《和刘柴桑》）“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但是当饥寒真正来临，

他又深感无可奈何：“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

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
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
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

且为陶一觞。”（《杂诗十二首》之八）躬耕未替而寒
馁交至，幼稚盈室，嗷嗷待哺，他不能不在诗中流
露出深沉的感伤情调。

陶渊明选择了躬耕独善的道路，却使整个家
庭陷入困顿之中，他为此对家人怀着深深的愧意：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
女忧。”（《咏贫士七首》之七）可是其妻翟氏有时仍
难以抑制不满的情绪，这更加深了他的心理负担：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之二）在
《与子俨等疏》中，他再申内心愧疚：“吾年过五十，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但恨邻靡二
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疾患以来，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
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
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在痁疾与饥寒的双重
折磨下，陶渊明感到来日无多，因此郑重撰写此文
以陈心迹。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
死前遗言，把一个丈夫、慈父的内心纠结再次真实
地呈现在家人与世人面前。

从上文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躬耕生活对他产
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给他带来的自由与快乐，并
创作了一批典范的恬淡优美的田园诗。同时伴随
躬耕而来的重重困扰也给他的人生增添了不少遗

憾。令人钦敬的是，陶渊明既没有把自己的人生
一概美化为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曲，也没有讳言与
掩饰内心的孤独与苦闷。从这一角度而言，他是
一位至真至诚的诗人，他用自己的天才诗笔真实
地勾勒了曲折而坎坷的躬耕历程，也成功地构建
了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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